
水龙 头 修 理 纪 实
缑稳 贤

乔迁新屋 ，诸 多方便 ，碌碌半生 ，始得安居 ，
喜何待说 。月 余 ，水龙头漏水 ，自 然是哪个孩 子
没有关好 ，拧紧 一点就是 。过几天又 漏 ，又拧紧 。
如是 者 三 ，已经拧不动了 ，还漏 。莫非坏了 不成 ？
这就麻烦 了 。

星期天 上 午 在家备课 ，好 长
一段时间没有听到那烦人的 嘀嗒
声，走近 一看 ，果然滴水不漏 。
长出 一 口 气 ，如释重负 。

后来才 知道此 日 厂 里停水 。
第二天 ，水龙头又故伎重演 ，

滴滴嗒嗒 ，历久不歇 。妻嫌 日 夜
水长流 ，浪费太大 ，给下面放 了
一个桶 。岂料如此这般之后 ，嘀
嗒之声变作扑通之 响 ，小小水滴
如同 炸弹 ，一颗连 一颗 ，炸得人
神经发怵 ，白 天 尚 可将就 ，夜里
实难奈何 ，至 于合家不能人睡 。
无奈 ，悻悻然披衣复起 ，取掉水
桶，任 其淅沥 。

“ 水龙头的确坏了！”我无
限伤 感 。

“ 那就快请 人修吧。”全家齐 声要求 。
快请人修 ，那 可是容易 的事 ！你们知道这要

办多 少手续 ，过几道关口，负责人好 不好打 交 道 ，
修理人乐意不乐意 干 ？零件 是买还是领 ，买要 跑
多少地方 ，领要经 多少人批准 ？零件弄好 了没人 ，
人请来 了 没零件 ，这要 看 多 少人的脸 ，花费 多少
时间 ？

家里人都知道我最怕看人的脸 ，且整天忙得
昏天黑地 ，哪能有这么 多时 间 ，只好苟且偷安 ，
得过且过 ，一任 长 流之水浪费 ，滴嗒之 声折磨 ，
好在我们家经历 诸 多坎坷 ，承受力都磨练得挺不
错了 。

又月 余 ，点成了线 ，线越来越粗 ，终于哗哗
哗如泻如注 。人的耳朵纵然 已经磨得神经麻木 ，
但大得惊人的水费却给 了我们家本不怎么景气的
经济状况重重地一击 。全家人愤愤然 ，汹 汹然 ，

大有欲对我施行兵谏之势 ，我也痛下
决心 ，要竭尽全力解决此水龙头问题 。

首先是寻文件 ，查政策 ；其次找
熟人 ，问 门道 。待情况基本明了后 ，
行动方案也便成熟 ：先找工房管理室 。

提前 几天 ，便把手头的公务办完 ，那天一大
早，给领导 请了 长假 。进 工房管理室大楼后 ，迎
面见 一女 同志 ，倍着小心问：“修水龙头找哪个
部门？”该 同志眼皮也不抬 ，扬长而去 。去就 去

吧，我 已作好 了 长期抗战的
思想准备 ，故不急也不躁 。
正要再找一个人打听 ，身旁
小门 内一 同志问：“你家的
水龙头坏了？”我一边答应 ，
一边快步走进 去。“你家住
哪儿？”“×区 ×楼 ×号。”

“ 好吧 ，你把这个单 子 交修
理组张师傅。”我不胜惊诧 。
踏破铁鞋无 觅处 ，得来全不
费功夫 ，没想到第 一关过得
如此轻而易举 。

仿佛 华 老 拴 装 银 元 一
般，小心翼翼地把通知单折
叠好 ，装进 内衣 口 袋里 ，按
了按 ，离开管理室 ，回 单位
销假 上班 。其实 当 时就应 直

接到修理组 去 ，倘这样 ，全家人就会少受两个礼
拜的 罪 。但我那时却糊涂得可 以 ，以为初
战告捷 ，实属侥幸 ；修理组分散作业 ，工
作效率不会 高 ；张师傅身为兵头将尾 ，此
种人脸最难看 。还是慢慢来吧 。

两个 星期后 的 一 天上 午 去洗澡 ，见浴
池旁有 “修理组”三字 ，踱进去 ，一位老
师傅正在干 活 ，顺便问 了 一句：“你认识
张师傅吗？”“就是我 ，什么 事？”我喜
出望外 ，忙取出通知单 ，毕恭毕敬地递过
去。张师傅略略一瞧 ，便说：“下午 两 点
半来人给你修 ，你在家等首。”又是一次
幸运 ！是好事都叫我碰上 了 ，还是我原来
认识有误？我开始怀疑我的老皇历 了 。

下午 两点半 回家开 门 ，见一位二十 多 岁 的 青
年人 ，腰 里斜跨着 工具袋 ，站在 门前等候 。我抱
歉之 至 ：他到 岗这样准时 ！师傅年龄不大 ，但业

务熟练 ，手脚麻利 ，叮叮 当 当 ，十来分
钟时间就把水龙头修理好 了 。

小师傅给茶不喝 ，递烟不抽 ，背上
工具袋就走 。

师傅走后 ，全家人对我群起 口 诛 ：
“ 许多事其实是想起来 山 重水复 ，干起

来柳暗花明 ，须知风地里没风 ，雨地里
没雨。”“为之则难者亦易矣 ，不为则
易者亦难矣。”“现
在人们都在进步 ，
各方面情况都大大
改观 ，你还是老脑
筋！”

我默然 、惭然
亦欣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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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明 没 有 妈
妈。妈妈嫌爸爸没
本事 ，在小站 当 养
路工 ，调不 回 来 ，
又不肯退职跟她一
起走 ，她就 自 己 走
了。

小明 没 有 爸
爸。叔叔 、姑姑都
经常 回来看爷爷 奶
奶，可爸爸从没 回
来过 。有和没有一
样。不过听爷爷说 ，
爸爸 回来过 ，都在
晚上 ，晃一头又 回
工区 去 了 ；他是工
长哩 。

不用 说 ，小 明 跟 爷 爷 在 一 起
生活 。

这天 ，爷 爷 问 小 明 去 不 去 看
打牌 。小 明 摇 头 。去 就得 替 爷 爷
钻桌 子 ，没 劲 极 了 。于 是 ，爷 爷
留他 看 家 ，自 己 晃 晃悠悠进 了 “老
人之 家。”

爷爷 一 走 ，家里就成 了小明 的
天下 ，摆积 木 、画 画……只 要能想
到，他就能玩出 来 。

正玩

着，忽然
听到很重
的脚 步
声。一抬
头，看见
个大 胡 子
进来 。小
明有 些
怕。大胡
子把一个
胀鼓鼓的
包放在地
上，人往

沙发 里 一塌 ，就点烟抽 。
“ 看 老 子 干 啥 ，认 不 得？”大

胡子 转过 脸望 小 明 笑 。
小明 摇 摇 头 ，“我 们 家 客 人

多，我 记 不 住。”想 了 想 ，又 说 ，
“ 您 找 我 爷 爷 去 吧 ，他 在 老 人之 家

……”

大胡子有 些 奇怪，“你还不知道
我是谁？”

这时有人 上 楼 ，小明像来 了救兵 ，
朝门 口 跑去 。

“ 爷爷 ，来客啦——”
爷爷应着 ，进 了屋 。
小明跟 在爷爷后 面 ，爷爷 一见大

胡子 就训：“胡 子 长这么 长也不 刮！”
“ 忙 的 。你在 工 区也 干过……”
“ 还 可 以嘛 ，你又 上报 了……”
“ 他们吹的——”

爷爷不再 说 话 ，拉过小明，“你
把影集拿来 ，对 一 对 ，看看他到底是
谁？”

小明想起来 了 ：他是爸爸 ！
不过 ，他没叫 。好 长时 间不叫 ，

他觉得别扭 ，叫 不 出 口 。

春绿 （木 刻 ） 甘育 田

纱女 （小 说 ）
鲁军 民

珍珍腆着 大肚子 ，
伙伴们搀扶她吃力地上
了车 。

车上真挤 ！
珍珍 双 手 捂 着 肚

子，艰难地转动着粗笨
的腰身 四 下张望 。她想 ，
有个座位该 多好 ！

伙伴们也在 寻觅 。
几道 目 光 在 车 厢 来 回

“ 扫描”。
就在珍珍和她 的伙

伴眼皮底下 ，一个打扮

入时 的姑娘紧 闭双眼 ，
头靠车窗睡着 了 。她那
曲卷的烫发上 ，沾 满了
绒花花的 白 絮 。

“ 装得挺象 ！一大
早还没睡醒？”

“ 现在谁顾谁？”
同伴揶揄地说 。

“ 现在这纺织女工 ，
可不是 ‘纱女’了 ，一
个个都是 ‘沙奶奶’！”
旁边 的一位男性公民 ，
也插上 了话 。

那位 姑 娘 依 然 如
故，睡得挺香 。

这时 ，在姑娘后排
坐着 的一位老师傅急忙

站起：“来 ，坐我这儿 ，
让她睡吧。”

珍珍和她的伙伴感
激地连 声称谢 。

“ 不客气。”老师
傅说，“她是俺厂 青年
突击队的队长 ，一个人
看8台 新 车 。一 个 夜 班
下来 ，哪有不累 的？”

珍珍抬起 头 ，说 ：
“ 师傅 ，真对不起 。错

怪她了。”
此刻 ，珍珍的伙伴

们不再吭声 ，相互不好
意思地看着 。

原来 ，她们也是 “纱
女”！


